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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会客厅]镜头中的贫困母亲(2月16日)  

央视国际 (2006年02月17日 10:34)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欢迎走进《新闻会客厅》。2001年摄影师于全兴受幸福工程的委托，只身前往西部，用照片的形式反映西部贫困地区，贫困母亲受幸福工程捐助的情况和生存状态。五年的时间过去了，他用镜头记录下359位贫困母亲，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摄影师于全兴，您好。您的照片打动了很多人，但听您说最让您震撼的照片就是这一张，先跟我们讲讲为什么？ 

　　于全兴：这个母亲叫秦珍菊，她家住在半山腰上，九年前，她丈夫因为耐不住大山里的寂寞出走了，出走之后把两个孩子留给了她，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为了孩子上学，她要去劳动，在她丈夫走了两年之后，因为一次山洪，把她惟一的土坯房、茅草房给冲垮了，冲垮之后，她把两个女儿寄养在别人家里，她自己用一块塑料布就在那个残壁那儿坐了很长时间。村长给我介绍，每到半夜的时候就能够听到她哭，哭得特别凄惨。 *pi1

　　主持人：村里人都可以听得到？ 

　　于全兴：可以听到，因为大山里比较空旷，那种回音比较大。这时候政府知道之后，就给了她三千块钱让她盖房子，这个母亲为了盖房子，山下有一条河，每天到那儿去筛沙子、背石头，我当时掂了掂，一筐一百多斤，像我这样的体力都背不起来，而且没有路，她完全是走山路，就那么一趟一趟地背，一天要背两趟。而且她给我看她的背，那真的不是一个女人的背，已经脱了很多皮。那幢房子背了不到三个月，愣给背出来一栋房子。你想想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女孩，而且每天晚上回来之后，她还要给孩子缝鞋，做鞋，我从她身上看到了母亲那种坚韧的精神在里面。    *zhuang 4

　　对于全兴来说，摄影并不是他的专业。在学校里学的是装潢，在报社负责广告经营，一直干了八年。200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全兴得知了幸福工程要寻找一位摄影师记录西部贫困母亲的消息时，他立刻兴奋起来，从此，他踏上了西行之路，这一年他38岁。 

　　拍摄期间，于全兴常常被贫困母亲企盼的眼神所感染，正是这一双双眼睛，坚定了她5年来一直走下去的决心，对于全兴来说，他的工作似乎不是摄像，而是目击和阅读。 

　　主持人：这五年的拍摄您说是对贫困的一个目击和阅读，平时大家对贫困多少也见过，也可以想象，无非缺吃少穿，维持生活基本条件的经济来源都没有，为什么您用了目击和阅读这样的字眼？ 

　　于全兴：我总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工作者，一个平常的摄影工作者，想用影像这种方式把贫困地区贫困母亲的生活状况展示给公众，其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老百姓、爱心人士看到她们这种状况之后，帮她们一把，目击和阅读，用影像的方式记录。 

　　主持人：是不是因为这个贫困的程度对您的冲击和刺激也是非常大的？ 

　　于全兴：第一次下去的时候，我没有见过那种贫困的状况，从来没有见过，当然对我震撼很大。 

　　主持人：是怎么样？ 

　　于全兴：我到那个家的时候，他们的门非常矮，像我一米八几的个得猫腰进去，进去之后门对过就是牛粪，因为当地的牛粪是生活资料，需要取暖，需要做饭。中间用一根木柱子顶着房子，房子很矮，是土坯房，咱们叫冬窝子，因为放牧，在牛粪旁边搭了一个土的灶台，到那边之后，角那儿就是一片堆的杂物，这个角上就是有一个碾青稞的碾子，就没了，连张床也没有。 

　　主持人：称不上一个家，仅仅是一个遮挡。 

　　于全兴：从我们城市人的概念来说，那就不是一个家。 

　　主持人：您关注的都是母亲，不管年龄大小，只要是母亲的角色就是关注的对象，拍到的最年轻的母亲有多大？ 

　　于全兴：最年轻的，我那一年拍的是20岁左右的母亲，其中有一张就是这个母亲，20岁。 

　　主持人：她只有20岁。 

　　于全兴：她只有20岁，孩子有一岁多了。 

　　主持人：挺漂亮，挺美的。 

　　于全兴：对，是云南的，家里也是，一年的粮食五百公斤，粮食可能也不够吃，她家里有四口人，跟老人在一起生活，当时她就是那种概念，这个母亲略微年轻一点，可能接触外界还会多一点，因为她的丈夫到外面去打工，她是借的钱，借了1260块钱，当时我去的时候，买了一头牛，而且还赊了四头小猪，他们当地叫赊，我先不给你钱，养大之后再把钱给你，也是为了家庭去借的钱，又赊了四头小猪喂养。 

　　主持人：像您拍到的多数母亲可能是38、39岁，40岁上下，她已经习惯了母亲的身份，而且按照一种惯性，在自己求生，带着孩子一起求生，这么年轻，她对自己母亲的身份也是高度认同吗？ 

　　于全兴：因为自然条件的问题，因为外界的问题，其实她们本身不知道外面的天有多大，所以她们那种最高的奢望，所谓的奢望，无非就是今年的收成好一些，能够挣一点钱，将来能够改善一下生活。 

　　主持人：因为她才20岁，对她来讲还很年轻，年轻就意味着机会还很多，她可以选择离开。 

　　于全兴：离开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大多数外来打工的，尤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在大山里很难出来，第一，她没有资金；第二，语言的问题；第三，她跟外界接触少的情况下她也不可能出来，尤其是语言。就像这种家庭，在大山里头，她丈夫出去打工，我所说的出去打工，他不可能到那种大都市打工，他只有在当地做工，给别人做一些小工，一年能挣几百块钱，她是这种状况。

[新闻会客厅]镜头中的贫困母亲(2月16日)    

　　于全兴为自己拍摄的照片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寂静深夜，孤灯下的覃纯菊还在继续操劳着，她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水车，只要能够转动，就要给自己的孩子创造好一些的生活， 

　　其实，覃纯菊只是于全兴镜头下贫困母亲们的一个缩影，5年时间，他总共走过青海、甘肃、宁夏、贵州、云南、重庆、四川、陕西、内蒙古，拍摄过300多位贫困母亲。 

　　干枯的手、迷惑的脸、好奇的眼神、孤独的背影、破旧的衣衫，这些都是于全兴镜头下贫困母亲的真实写照。于全兴镜头中的画面是如此困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母亲又会怎样面对？ 

　　主持人：在这种非常极端的贫困状态下，母亲们都是怎么样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组照片。这是在哪里拍的？ 

　　于全兴：这是在四川的大凉山。 

　　主持人：这个母亲应该说是面露愁容。 

　　于全兴：大凉山也是很多土坯房，那儿凿了一个洞，就代表一个窗户。 

　　主持人：这是日光是吧，我以为是灯光。旁边这一张，母亲为什么会伸出舌头舔她的孩子呢？ 

　　于全兴：当时也是在青海扎年村，正好那个时候风沙来了，那个孩子就眯眼了，眯眼之后，母亲下意识地就赶紧用舌头舔孩子眯眼的地方，当时我立刻反应过来。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经历，我小时候一眯眼之后，我母亲回到家之后用针，我们缝线的针给我拨完之后用舌头来舔，就是母亲对孩子那种心情。 *mi1

　　主持人：这是用画面直接表现了，舐犊情深直接的一个表现。 *shidu42

　　于全兴：这张也是在青海，12岁的小女孩，叫巴青才仁。 

　　主持人：为什么这一瞬间当中，母亲和孩子的脸上都挂着泪花？ 

　　于全兴：我在采访她的过程当中，谈到贫困的时候，说别人好像比较习惯，但是一提到她孩子的时候她就控制不住，她说孩子那么多年来，她一直想希望孩子好，这个孩子疼得时候，半夜的时候就哭，母亲一点办法也没有，当时找了当地的土医生给她看了看，以为是干毛虫，但是后来说不是，就是胆囊炎，很简单的一个病。 

　　主持人：她们俩的伤心是因为没有钱看病吗？当时在这个时刻？ 

　　于全兴：对。 

　　主持人：您讲第一次碰见这种贫困状态对您是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想摄影师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冷静客观的视角去看待眼前的事物，在受冲击很强烈的时候，您能把持得住自己的情绪，能把持得住手里的照相机吗？ 

　　于全兴：第一年没有，因为我是性情中人，见到这种感情我也控制不住，比如像这种照片，她聊到孩子的时候开始掉眼泪，掉眼泪的时候，谈到她的孩子从小怎么带大的，得了病之后没有办法让她去诊治，而且这个12岁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每到一年当中6月份的时候，因为6月份可以采冬虫夏草，那个孩子忍着痛去采冬虫夏草，她们采了一年，一年的收入才五百块钱，一年的经济收入。在她讲孩子的时候，她那种控制不住也打动了我，我也控制不住，这张照片我是掉着眼泪按动快门的，很多照片都是我掉着眼泪按动快门的。当然这两年略微好了一点点，尤其是第一年，我记得我说过一句话，我长到了40岁，我的眼泪都流在了西部。 

　　贫困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贫困的背后并不尽是母亲的眼泪和悲戚。于全兴在记录贫困的同时，也记录着这些贫穷的母亲在命运面前的坚韧、顽强与笑容。 

　　女儿将一块糖悄悄地塞给母亲，母亲欣慰的笑；看到孩子的优秀成绩，母亲满足的笑；在得到帮助之后，母亲感恩的笑； 

　　这一组组不经意间的笑容，渴望幸福的坚毅的眼神，被于全兴一一捕捉下来。 

　　主持人：现在拿的这组照片跟刚才看到的不太一样，这两位母亲脸上就不完全是凄楚无助的表情了，有了一点点笑容了，这是您特意拍到的吗？ 

　　于全兴：上面这张是甘肃的，甘肃的叫马嘎红这位母亲，当时采访的时候，虽说她家里是那种状况，但是她对生活还是充满希望的，她的儿子30多岁了，到现在也没有娶上媳妇，因为在西部地区就是这种概念，一年的口粮都不够一个家庭吃，很多都是男的娶不上老婆，女的出去打工之后，很多村子都变成光棍村，这是很多的。 

　　主持人：她儿子就是一个光棍，这就是一个光棍的母亲。那她平常的精神状态是怎么样的？ 

　　于全兴：就是劳作，因为我去的时候就在那个院子里筛那些东西，刚打来的这些所谓的粮食，因为她要忙家里，还要忙地里的活。 

　　主持人：除了忙之外，您觉得她们在想什么呢？ 

　　于全兴：对于她们来说，所谓的这一年当中最好的就是不要赶上自然灾害，粮食够吃了，那她们就满足了，就是这个概念，她们没有过高的奢望。 

　　主持人：对现实的不满强烈吗？ 

　　于全兴：我所接触的贫困母亲没有抱怨这种生活的贫困。 

　　主持人：再来看看这一张。这个母亲有两个孩子。 

　　于全兴：这张照片就是李老师刚才问我那个，她叫顾彩莲，今年我在她家过的年。当时去的时候，因为等于是贴在半山腰上，有点喀斯特地形，她们的庄稼都是从石头缝里种的。 

　　主持人：石头缝里种庄稼是怎么种？ 

　　于全兴：那个地都是石头，扒开石头，弄一块地之后就放种子，在石头缝里种。 *bakai 11   *bala 11

　　主持人：那收成应该说非常差了。 

　　于全兴：非常差，当时一年口粮都不够吃，四口人，两个孩子。当时我去的时候，她也是有病，生了第二个孩子胸口一直疼，因为她一有病就下不了地，干不了活，她就在家里编箩筐，我去的时候是11月份，在云南的时候，我说你编到现在，这一年当中你编了多少钱？她告诉我这一年特别高兴，她说我这一年已经编了一百块钱，一年的经济收入一百块钱。后来我说你编了一百块钱，为什么不用这一百块钱去看病，她这一愣，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百块钱要给我自己看病，我说你这一百块钱干什么，她说要到年根底下了，过年的时候我要给孩子买肉吃，就是这个母亲。 *luokuang21

　　主持人：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这些母亲都在坚持着，您觉得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还是母亲的角色使然呢？ 

　　于全兴：一个家庭，母亲是一个支柱，一个家庭如果父亲不在了，可能这个家庭能够坚持下去，如果母亲不在，这个家庭就完了。 

　　于全兴的任务是拍摄贫困的母亲，但他的镜头里却不仅是母亲，更有西部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生活，同样也是贫困母亲生活的一部分。 

　　这张照片里，刚刚从地里回来的母亲似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这些正值学龄的孩子背后背的却不是书包；这是一个刚刚辍学的孩子在悄悄地流泪；这个女孩应该是村里仅有的中学生之一，她的眼神里透着希望。山洞小学里的两个小学生，破旧的鞋子和衣服，让我们为他们能否继续学业而担心。云南昭通的这个女孩已经连续在地里干了一天的活，她从没上过学。 

　　在甘肃、在贵州、在四川等等很多地方，于全兴都在特意去捕捉孩子的身影。当贫困成为一种现实时，为何贫困，又如何摆脱贫困，也渐渐地成为于全兴用镜头思考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看下面这些照片，您的摄影应该算是一个有主题的，就是以贫困母亲为主题，可是在您的作品当中经常会看到孩子，为什么孩子也成为您关注的一个主题？ 

　　于全兴：因为在这些贫困地区，如果家庭比较贫困，孩子不可能上学，母亲是一个家庭的支柱。如果你给她了一个支点，给她一些帮助，如果她摆脱了贫困，母亲首先想到的是孩子的上学问题，她在家里穷的情况下，不可能让孩子去上学，她没有那个资金。 

　　主持人：您是说这些贫困的母亲有可能是文盲的母亲，她们都能意识到教育对于孩子的重要性吗？ 

　　于全兴：对，以前有这个母亲，我问她，像秦珍菊在这么贫困的情况下，她坚持让两个娃娃去上学，当时她说了一句话，很朴实，她说没有文化找不来钱，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我有时候关注这些孩子。 

　　主持人：在这样的地方，在自己这样的生活状态下，她们怎么能够意识到文化和改变命运之间的关系呢？ 

　　于全兴：她们总觉得有了知识就可能找来钱，她就是很纯朴，比如一个贫困母亲，你去帮助她了，她养牛，她要没有那种知识，她也养不了牛，她有知识。再一个，她也希望孩子有了文化之后走出大山。 

　　主持人：现在有观点就是说，只有母亲好了，孩子才能好，孩子好了整个国家社会才有未来，才有希望。在这样的地方，在这种生活状态下，这些母亲能给孩子们什么？ 

　　于全兴：我想她肯定会给孩子创造条件，比如还有一个母亲叫熊昌碧，也是重庆的，她为了孩子上学，她丈夫死的时候她又嫁了一个，她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其实她就为了那个小男孩上学，天天去筛沙子，但是孩子看到家里穷得连饭也吃不上，而且父亲又病了，怎么办？15岁了，出去打工，就到一个煤矿去打工。那个母亲为了等孩子，孩子三个月走了之后没有音信，但是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小孩子身上，怎么寄托，天天去筛那沙子，筛四吨沙子才挣15块钱，再除去扣的一些，他净落九块钱，当然她现在暂时为了丈夫看病，如果丈夫病好了之后，她说了，如果好了，我还会天天筛沙子，我攒了钱还要让孩子去上学，所以母亲对待孩子，任何一个母亲也是这样对待孩子，如果有条件，她肯定要让孩子上学，我们帮助贫困母亲的概念也是一样的。 

　　主持人：除了用辛劳挣来最少的，能挣到的这些钱满足孩子生存的需要，上学的需要，他们能教给孩子什么吗？ 

　　于全兴：从我的直觉来说，从小就会参加劳动，比如说在地里干活，比如刨土豆，就把孩子带过去，因为在家里也不放心，带过去之后一把小锄头就给他了，那个小孩在那儿跑，其实这张照片里也有，他从小就受那种劳动概念的影响，所以我总觉得在贫困山区那些娃娃从小就劳动。像这么点小孩，他要去打草。 *pao2

　　主持人：这小孩有四五岁吧。 

　　于全兴：也就四五岁，他就去打草，而且上了学的，我在贵州采访一个山洞的时候，那儿有一所学校，山洞里住了几十户人家，孩子下了学第一件事情就是背上箩筐先去打草，先去干活，我想这是潜移默化的东西。母亲真正去教育他什么？我想不会，因为毕竟很多都是没有文化的。 

　　主持人：就是自己的辛勤劳作，就是教给孩子，所以对他们最基本的一种教育。 

　　于全兴：对。 

　　主持人：这个女孩子也是在流泪。 

　　于全兴：这就是四川黑水县的，叫小伊妹，她父亲因为到山上干活，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的，母亲带了两个女孩。当时我采访完之后，我就问那孩子，你上学了吗，我一说上学的问题，这女孩“哇哇”就哭了。因为她已经辍学了，就是因为60块钱交不起，后来回到屋里之后就给我拿她的作业本，都是对勾，给我看，那意思是说，你看，我学习特别好，特别希望上学，后来我问她，你为什么要上学，她说我上了学之后，长大了要当老师，她自己6岁，而且还有一张照片，又提到孩子上学，她母亲也在那儿哭，后来我给她60块钱，我说你现在交去，赶紧去上学，她是藏族，特别感谢，拿起钱就跑了，就马上就要交学费去。 

　　主持人：您了解吗，后来她真的就接着能上学吗？ 

　　于全兴：现在这个孩子已经上学，一直在上学，当我走了之后一直在上学。 

　　主持人：这给人充满了希望的感觉。 

　　于全兴：对。 

　　主持人：这是在哪里拍的一张照片？ 

　　于全兴：这张照片就是在云南，云南丘北县，离顾彩莲的家不太远，开车有20多分钟就到了。 

　　主持人：这是她的家吗？感觉四面透风。 

　　于全兴：不是四面透风的，已经都周围就没有东西了，就是房顶子上，你看她用了一块塑料布挡一下。 

　　主持人：这个塑料布就是她的房顶了。 

　　于全兴：对，上面都空了，因为是茅草房，这是她的枕头，当时我翻了看一下，她的枕头就是我们过去的录音机壳垫着当枕头，上面就是我们所谓的化学的编织袋子铺在床上头。当时我去的时候，她家里就是这种状况，两个孩子也没有读书，后来我今年回访，又去回访她，当地不是政府改造危旧房吗，也是给她生产资料，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然后村长发动全村的老百姓义务给她盖房子，一天就把房子给她盖起来了，但是房子是盖起来了，家里还是这种状况，而且她在2003年的时候，因为把两个腿烫伤了，已经不能动了，不能下地干活了，失去劳动能力。其实很简单，在城市来说，很简单，烫伤嘛，容易治疗，每天就让她的孩子在房后边，那个树有一种树叶子，拿回家之后烘干之后碾成碎末敷在上面，就能够止痛，但是不消炎，去的时候已经都腐烂了。*nian3 ～米　～平　～子　～棚。　当时我腊月二十九去的时候，她丈夫没在家，她丈夫去借粮了，因为没有粮食吃，去到娘家借粮食，要走六个多小时的山路去借粮食，她就和她的小女儿在家，大女儿去洗衣服，洗衣服需要走40分钟的山路，因为那个地方缺水，后来她等小女孩回来之后，我就开始问她，15岁了，我那年去的时候她8、9岁，当时就没上学，因为家里没有那个条件，后来我就问她，我说你15岁了，现在上学了吗，她说没有上学，就是她已经长大了，所以现在家里一切一切的重活都搁在她身上，而且她每天要跟着父亲下地里干活，现在8岁的小女儿也去打猪草。我当时问她希望上学吗，她说我不想上学，我问了她三遍，等到最后一遍的时候，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主持人：为什么她说了第一遍不想上学之后，您还会再问呢？ 

　　于全兴：因为我边问她边拍照片，我又问一遍她，我想问她究竟为什么不想上学，问了三遍都是一句话，不想上学，后来我问到第四遍的时候孩子就哭了，她说如果我上学了，就没有人帮我妈干活了，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主持人：虽然还是一个小女孩，但是那种母性的奉献，为别人的奉献已经体现出来了。 

　　于全兴：对，因为到了腊月二十九，我问她母亲，我说你今年买肉了吗，她说我找孩子她姑姑借了20块钱买了一个猪头，她还领我去里面看了一下，到处都是苍蝇，她那个概念就是说，我今年可以让孩子吃上肉了，就这么个概念。 

　　主持人：幸福工程是关注贫困母亲，真正有效的帮助不能只是救急，还要救穷，像幸福工程拿到几千块钱、一两千块钱，真的就能根本改变这些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吗？ 

　　于全兴：主要是治穷，它是让她摆脱贫困，在那些贫困地区来说，两千块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两千块钱就可以买两头牛。她买两头牛，转年下了小牛，三年要把钱还回来的，都要跟母亲签协议的，还回来之后，剩下的牛就变成她自己的资产了，她可以卖掉，或者可以再繁殖，再去养。她这样做就可以逐渐摆脱贫困了，最起码她有资金了。 

　　主持人：幸福工程是用借贷的方式，低息或者无息的小额贷款，借贷和完全不需要返还的捐赠有什么不一样，如果完全是捐赠，不是他们的负担更轻吗？ 

　　于全兴：老百姓的捐赠，肯定说老百姓、爱心人士肯定不会要这笔钱的，但是老百姓捐的款是有组织的，组织知道之后也要跟母亲签协议，其实是给这些母亲有一个压力，比如三年，三年之后你要还回这笔资金，这笔资金还回来之后不是说还给组织了，给组委会了，还要再拿这笔资金去帮助帮扶另一个贫困母亲，要滚动运作。 

　　主持人：您也了解了，有不少的贫困母亲已经接受到幸福工程的捐助，接受到捐助的人脱贫的多吗？ 

　　于全兴：从我下去这种感觉，再通过采访，再加上组委会的评估，只要帮助的这些贫困母亲，脱贫率占89％点多。 

　　主持人：你在拍摄的时候每天见到的都是最贫穷的环境，都是苦苦挣扎的这些母亲，这个情绪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您需要一种宣泄吗？ 

　　于全兴：我就是用影像的方式，用影像的方式向公众展示，如果她得到了帮助，产生了变化，摆脱了贫困，那有可能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可能就是一种宣泄也好，或者情感的一种表白，当然很高兴的。 

　　主持人：您最早是自告奋勇完全有义务的为幸福工程做这件事情，开始计划是一年，但是现在一下做了五年，这样投入地做这件事情和您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和您的因素有什么关系吗？ 

　　于全兴：其实就是一种情结，就是我对贫困母亲的那种情结，当然跟我小时候的经历也有关系，因为我也是一个贫困家庭出来的孩子，父亲从小没有了，我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六个，那个时候母亲为了这六个孩子，给人家糊纸盒，干一些事儿，为了养活家庭。因为现在生活比较好了，也是报答母亲的时候，我总觉得母亲很伟大，因为在一个家庭当中母亲是支柱，如果母亲倒了，这个家庭就会完了，所以我这个情结一直割舍不掉。 

　　主持人：您觉得到现在这个情结圆满了吗？ 

　　于全兴：没有，我拍的这些照片，这些贫困母亲，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说她们能得到帮助，能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能摆脱贫困，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从去年开始回访，包括今年的春节我都是在大山里过的，回访那些我曾经去过的贫困母亲，有的已经有变化了，很大，但是有的经过帮扶之后，那种生活状况还是那种感觉。 

　　后语：对于西部的落后与贫穷，国家这几年来一直在进行支援和帮助，意在救助西部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从实施到现在，就已经救助了贫困母亲14万户，惠及人口65万，受助母亲的脱贫率达到89.5%。而余全兴的记录还将继续。 

　　央视新闻频道《新闻会客厅》播出时间：















          http://www.gion1224.jp     くすのき書院ローレル（すさのお・Apollo）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不遷怒、不貳過、下学而上达、可謂好学也已矣
2
１１
洪战辉是个普通的青年，但就在这个普通青年身上，有一种可贵的精神，那就是“坚忍不拔，顽强打拼，百折不饶，不懈追求”，这也许是经过升华了，但是，我们从洪战辉的言行中，却能够看到这种可贵的品质。这种品质并不难获得，也不难培养，但却难以坚持。正缘于此，人们对洪战辉自立、自救、自爱、自尊、自爱产生了由衷的敬意。如果说传统媒体对他的宣传还让人觉得有些人为的痕迹的话，那么一贯比较尖刻、锐利的网络平台上，却难得地对他好评如潮。这不能不让我们感慨、反思。


